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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浙江湖州南浔古镇。谁知刚到，当
地朋友月高陪我走在熙熙攘攘的街上，春兰
茶室的朱老伯便迎面走来，一眼就认出了我
们，要我们再去他家喝三碗茶，还特别叮嘱：

“我刚开了新店，你一定要去看看！”
前一年初访南浔，月高陪我去朱老伯

店里品尝三碗茶时，不过才逗留了 20 分
钟。我和万千游客一样，偶然出现又匆匆
消失；后来唯一的联系寄报纸也是和他女
儿对接；以他的忙碌和年岁，该忘得差不多
了才对。可今晚这样神奇，像约好了似的，
我刚抵达，他便奇迹般出现，穿越时间和人
群与我握手……

还记得前一年，为探究著名作家徐迟
的身世，新认识不久的南浔朋友月高邀我
来到了徐迟诗歌里“水晶晶的家乡”，还
郑重推荐我到当地有名的春兰茶室品尝南
浔三碗茶。南浔三碗茶确实极具地域特
色：第一道风枵茶，糯米锅巴加玫瑰、桂
花用开水冲泡而成，甜蜜雅致；第二道熏
豆茶，主料是用盐腌制熏干的青豆、卜子
（胡萝卜种子）、陈皮等，沸水浸泡片刻，

满口咸香；第三道清茶，任何绿茶或白茶
皆可，倒是司空见惯。三碗茶各有其美，
一甜二咸三清淡，蕴含着人生起起落落的
滋味。在过去物资匮乏年代，南浔人只有
招待贵客时才端出来。

尤其难忘茶室临窗小桌上存放的吃茶
笔记，厚厚十几本。十几年来，上千游客在
上面信笔由缰，有母女组合，有三五人成团
的驴友，有热恋的情侣，有刚结束高考的学
生；有人作画，有人留诗，有的短小精悍，有
的长篇大论，还有人在里面夹了树叶或花
瓣。无论何种形式，都是在这古镇留下的
心灵履痕……一边喝茶，一边翻阅，像看见
了世间百态，我也忍不住在留言簿上写道：

“陪你山河万里，愿经年此时，再饮南浔三
碗茶。”月高则化用电影插曲《友谊之光》的
歌词回复：“他朝定能聚首”。一个异乡客，
一个古镇人，两个相熟的朋友面对面坐着，
看窗外碧水淙淙淌过，在笔记本上手写一
两句文字来对话，颇有意趣。这样的情状，
怕是只有在诞生了大诗人徐迟这样的诗意
水乡，才生发得这般自然。

月高是河南人，9岁时随外出闯荡的父
母迁居南浔，近20年后，已然算是新一代南
浔人。过去，他家就住在春兰茶室河对岸石
桥旁一处青瓦房里，月高小时候常在茶室门
口和小伙伴们嬉戏追逐。那些年，月高家靠
母亲每天推着流动车摊卖馅饼油条豆浆、父
亲做零散维修工维持生计。父母虽万般辛
苦，却供养出了3个大学生，其中两个还考上
了研究生。如今孩子们都有了能自食其力
的生活，这是双亲最大的骄傲和幸福。

回到上海没几天，我写了篇《南浔三碗茶》
发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朱老伯听说后
开心坏了，托女儿索要了几份报纸来珍藏，还千
叮咛万嘱咐我，再到南浔一定要请我吃饭。

没想到，一年之后果真又聚首，要再饮
“南浔三碗茶”了。抵不住盛情，我答应朱
老伯次日拜访。

次日，月高陪我再度光顾了春兰茶
室。朱老伯的太太和女儿正忙得不可开
交，寒暄之后便请我去参观他们家新开的

“二店”，说朱老伯已经在那里等我。说是
“二店”，不过是在相距 50米远的幽静巷子

里。朱老伯花了不多的钱租赁了一处人
迹罕至的院子，花花草草坛坛罐罐用心装
饰一番，摆上秋千花架草屋围炉，便赋予
了一处无人问津的旧巷以鲜活的生命。

朱老伯说，这个店特意降低了价格，来
喝茶的大学生游客可不少呢。一位七旬老
人的创业精神让人尊敬。老伯送上茶和点
心，三碗茶还是熟悉的味道。他自豪地说：
别看大街小巷那么多“南浔三碗茶”，要说地
道，还属春兰茶室，十几年前就在南浔卖三
碗茶了；这两年女儿把工作辞了，和我们一
起开茶室；南浔三碗茶在民间有五六百年风
俗了，要想传承好还得靠年轻人啊……

晚上，朱老伯带着我和月高穿街走
巷。他早早预订好饭店，点了一大坛女儿
红、一大桌新鲜的本地菜，大家一起大快朵
颐、频频举杯。

一个人与一片山水结缘，总是因为这大
地上的人。茫茫人海里，我就这样和一位新
南浔人结下一段友谊，又和一位老南浔人结
下一段文缘。他们在世间烟火般特别的存
在，成了我义无反顾再赴这座水乡的牵念。

再 饮 南 浔 三 碗 茶
■ 王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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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汉水
SHIYAN DAILY

一次，在一个研讨会上，偶遇一位
来自山东的农民书法家。他朴实忠
厚，写一手颜体字。晚会上互赠作
品，他赠我的书法作品是颜真卿的一
首五言联句：“寒花护月色，坠叶占风
音。兹夕无尘虑，高云共片心。”他是
将纸铺在地上，跪在上面写的。看他
笔笔沉稳，我讶异并生敬意。后来得
知他确实是地道农民，白天都在地里
忙，晚上练习书法。虽出身农家，家
族却重文化传承，文房四宝与锄头犁
耙一样被坚守。打小大人就教他背诵
颜真卿的 《祭侄文稿》《守政帖》 等作
品，教他临摹颜体，教他要做颜真卿
那样的人。山东是颜真卿祖籍地，山

东人引以为傲。环境濡沐，传承颜体
与粮食丰收成了他毕生使命。只要是
在重要场合写书法，他都会跪到地上
写，以示诚敬。这使我很受震撼。

后来，我有机会参访了山东临沂兰
山区诸满村颜氏祖籍故里。这个村一直
都有颜氏后人，颜氏文脉的精神在此深
植，这里还有彰显孝悌的“孝悌里”牌
坊、彰显忠义的“双忠桥”、“颜氏双
忠”塑像……乡亲们对颜氏家训、颜氏
忠烈故事如数家珍，颜氏家风在这里已
成为一种精神传承。一群前来研学的孩
子正围在“颜氏双忠”塑像前，聆听老
师讲颜氏家训，讲颜氏倡导的胸怀天下
的家国情怀，讲舍生忘死的凛然正气，

讲刚正不阿的气节操守，老师鼓励孩子
们读颜真卿文、做顶天立地人。聆听这
样的讲说，围观的人们都被深深感召。
当孩子们齐诵颜真卿的《劝学诗》——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
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时，
围观的人们不禁鼓起掌来。

这两件事让我深深感受到，颜氏
家训、家风以及颜氏忠烈故事在国人
心中的分量。于我而言，则尤其喜欢
颜真卿那篇 《祭侄文稿》。短短 200 多
字，却如鸿篇巨制丰赡，令我常吟常
叹。颜真卿对侄儿的忠义行为大力
褒奖，家训之意深含其中，他是在为
颜氏家族树立一个鲜活的典型。历史

上颜氏家族涌现出许多文化大家、忠
臣义士，颜氏祖辈注重家训言传，更
注重以典型教育后人，这是辈辈英贤
的根本原因。

又想起那年到台湾旅游，导游是一
位眷村老兵的后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祭侄文稿》书法展柜前，她深情讲述了
许多关于颜真卿及颜氏一脉的故事。她
说，她父亲常跟他们说，要记住故乡是
山东、是齐鲁大地，根和魂在那里，故
乡有孔孟、有颜真卿……记住他们，根
和魂就在。这就是她家的家训。听了她
的这番超出导游词的家常话，我们都很
暖心。原来文化的根脉一直都在我们心
里。

那 一 刻 ，感 受 传 承
■ 兰善清

游榜山文塔记
■ 韦勉

十 堰 日 报 编 辑 部

阙里书院《文思》编辑部
联办

文言游记

隆安县之东北隅，有一山名独秀者，其椒则榜山文
塔在是也，踞江浔之高阜，扼邕隆之要津，又与隔江之
榜山书院遥相为映，故得其名焉。由清知县褚兴周倡
建，祗奉文昌帝君及魁星，意在昌文运而兴百业也。落
成于光绪二十年。

余与家严弥节于山麓，值一石碑，上镌“重修榜山
文塔记”，仅百余言，词甚清雅，虽仍主白话，然考之今
世，亦难得也。拾阶而上，曲折萦回，凡三百五十余级，
旁多龙眼栾榉之植，山石皆疏瘦嶙峋之状。及至山椒，
正见一石门，衡三步，崇丈余，青瓦翘檐，上有一匾，题
小篆“文星门”三字。旁侧对联，正书“文经点授功名
巷，星纬提携翰墨林。”过之，得一平台，幅员可一夫，环
周多乱石荒秽，中则文塔，坐东北，面西南，肯构主砖
石，崇几十丈，基三尺，设六阶，阶旁侧各立一三足鼎，
以受香火。塔身八面，外壁檐口均雕灰塑彩绘，朴简淳
美也。总三层，其上缩下者约四分之一，皆高凿圆牖，
可接天气。诸层皆设拱门，配以石额对联，正书阴刻，
首额为“榜山文塔”，联曰“榜山独占鳌人登甲第，文塔
高题雁仕掇魁科”。次额为“文武阁”，联曰“文光昭日
月，武烈照山河”。三额为“天开文运”，联曰“天开龙虎
榜，文运斗牛光”。均弘美浩然，取意贞祥者也。塔内
洵六层，今锁之，不得入，唯可窥首层中立一魁星像尔。

若夫凭栏遐瞻，则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似玄黄
初辟，混沌启明；以言乎迩则见山川万象，历历陶陶。
而此塔居于其中，仰之，其顶若擎天，云影披拂，天光徘
徊，而文运亦若承之而下也。

《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斯“观化”之功，岂真系于塔哉？非也，实赖于人
也。孔子尝云“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在
斯乎，意在斯乎！小子当勉之矣。

（作者简介：韦勉，生于 2005年，广西贵港人，山东
曲阜阙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

游天宫寺塔公园记
■ 邱子怡

丰润天宫寺塔者，永济务大天宫寺之佛塔也。永济
务者，远辽之称也。旧辽清宁之元，有盐监张公日成者，
见地之殊异，心生爱然，以为可起梵宇，为乡帮依归之
境，故自金鬻之，经始基构。至设筵请教，功始告成，而
张公去矣。幸而其子干父之蛊，奉塔舍利，扩堂设像，乡
曰“南塔院”。辽寿昌三年赐“极乐院”额，干统五年改

“天宫寺”。天会五年八月敕加“大天宫寺”。即是因缘
观之，自辽之兵火百余年，久而愈炽。然今“世衰道微，
邪说暴行有作”，戊戌年间，香火消散，梵宇圮毁，惟塔得
存。又经地震之横祸，下沉剥落，劈裂出洞，几近崩塌。
后虽得修复，亦非原物。

塔乃辽代砖造，层有十三，叠涩檐八角实心塔也，角
有铃饰，风音如磬，清悠荡扬。砖雕细腻，须弥为座，八
角盘龙，束腰壶门，宝顶如葫。设假门于四正位，斗拱加
叠，雄峙入云，如天梯可通云霄也。塔之东北，有碑以
立，金明清修葺之记也，然伫于光化，字多漶漫，可辨者
不足半数，其于县志可考也。曾修复之时，于塔中见数
辽之物，木板刻经，佛像石器，珍者众数。

故此塔虽历舛驳，然亦千年至今，饭歇茶余之间者，
老之安，少之怀，言故乡者，必言此塔也。千百年下观
之，张公初心诚矣。城市之日新月异，中不变者，唯此乡
情之所寄耳。

（作者简介：邱子怡，生于 2005年，四川江油人。山
东曲阜阙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

我数着冰上的裂纹

数着冬天最后的几根肋骨

冰在融化 而裂纹

正在生长为一棵树的根系

泥土深处，种子们交换着暗语

它们谈论如何用绿色

点燃这片沉默，点燃

春天的歌声

一片新叶，将成为春天的容器

盛满所有未说出口的

暗与光

泪滴与欢笑

早春，单薄的情思

风掠过枝头，带走了一部分

留下另一部分

在泥土里慢慢发芽

春天的容器
■ 聂厅

晨雾还缠着山峦打盹的时辰，我便蹲
在收发室的水泥台阶上等邮差。油墨香总
比自行车铃早一步漫过来，裹着武当山松
针的清苦，混着汉江水的潮气。八岁那年
的霜降节气这天，我在《十堰日报》副刊瞥
见一篇写郧阳老渡口的文章，摆渡人竹篙
尖上挑着的晚霞，竟同我家门前汉江水溅
起的碎金一模一样。报纸边角被茶水渍洇
成赭色，倒像给故事裱了层旧时光的框。

父亲在机床厂校订图纸的手，总能在
夜灯下把皱巴巴的报纸抚得平平展展。
有次副刊登了一组《车城星火》的钢笔画，
他蘸着机油的食指在那些厂房轮廓上摩
挲，教我认厂区东头那株歪脖子槐树——
画里树梢栖着的麻雀，正巧是他车间窗外
天天来啄食的那群。新闻纸上的油墨印
子，就这样悄悄爬上父亲的指纹沟壑。

及至在汉江师范学院念书，校图书馆的
《十堰日报》合订本成了我的“桃花源”。1979
年那期报道三线建设者婚礼的通讯，红双喜
剪花还粘在泛黄的纸页上；1992年的特刊里，
铅字排成的汽车生产线仿佛在轰鸣。最动人
的是2000年某个春日的“读者来信”栏，豆腐
块大小的位置上，放牛娃用歪扭的字迹感谢
支教老师：“您教的山楂树算术，比牛铃铛好
懂得多。”这行小字底下，编辑特意留了道铅
笔痕，像给纯真的谢意系了根红头绳。

今春走访茅箭区，在老街巷撞见一位银
匠。他铺子墙上糊着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
份《十堰日报》，在汽车配件广告与寻人启事
间，嵌着一篇《打银记》。文中描述錾子敲出
的银河，正从他手中流淌到我的眼前。“当年
记者来采风，我还当他是来收旧货的。”老人
笑着往银镯上錾山茶花，碎屑落进报纸“深

化改革”的标题缝隙，竟闪出星星点点的光。
七月的一个暴雨夜，我跟着十堰日报

社的新闻采访车冲进郧阳区柳陂镇抢
险。透过手电筒的光柱，我看到浑身泥浆
的镇党委书记一手攥着湿透的报纸，一手
拿着喇叭喊话：“看！咱十堰人 1998年抗
洪的老照片就在头版！”泛潮的新闻纸在
雨幕中像是一面不褪色的旗。

昨夜校完稿件，排字房的日光灯管嗡
嗡哼着老调。窗外飘来阵阵花香，恍惚间
回到 30年前的那个霜晨——油墨在纸上
慢慢洇开的模样，多像汉江在秦巴山脉间
蜿蜒的姿态。突然懂得这报纸原是棵会
行走的树，75 圈年轮里裹着机床厂的铁
屑、茶农指尖的茸毛、校园梧桐的飞絮，还
有抢险夜沾着泥浆的星光。

排版师傅老周递来茶杯时，杯底沉着几枚

铅字。“从前活字印刷留下的‘戍’和‘戌’，总混
在字盘里闹别扭。”他指着窗外夜雾中隐约的
群山轮廓，“如今看这满城灯火，倒像撒在山坳
间的旧铅字，每个光点都在讲述晨昏的故事。”

我摸着茶杯沿的墨渍，想起沈从文先
生写湘西的笔触。原来我们也在用新闻纸
编织着车城的《边城》，让钢筋水泥里长出
带着油墨香的翠翠，教每个平凡日子都淌
成清亮的沱江。75年不过弹指，那些散落
在岁月里的铅字，早化作青砖上的苔、钢锭
上的锈，成了这座城掌纹里最温暖的纹路。

铅 字 里 的 山 河
■ 孤苏

我与我与《《十堰日报十堰日报》》的的故故
事事


